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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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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群上世纪 1961 年大学毕业的老同

学，在退休后仍然情谊依旧，在上海的 20多位老

同学，20多年来，常年保持每年至少两三次聚会

的习惯。近几年来，有的老同学“走了”，有的老同

学行动不便了，有的老同学去国外儿女定居地养

老了，剩下的近十位在身体健康许可的状况下，

仍坚持老同学的聚会。每每，大家从本市四面八

方汇聚，有时还有外地来沪的老同学。既然难得

见面，免不得要聚餐一次。起初，餐费总是由某几

位老同学“买单”，久而久之，其他老同学都感到

过意不去，而“AA”又显得有些生分，因此集思广

益，大家就“设计”出一个交“会费”的方案来。决

定由每位老同学各交一定款额作为“会费”，以作

聚餐和其他特殊花费 (如慰问生病老同学等)之

用。“会费”由老班长负责，由专人保管、开支，并

定期公布收支账目。

在交纳“会费”时，不少老同学都抢着要交双

份，而对个别家庭暂有困难的老同学，则免收他

的“会费”。至于偶有老师或外地来沪老同学参加

活动，就用“会费”款待。当“会费”余额将尽时，再

向大家收取。“会费”方式执行至今，从未发生过

有人为自己多付少用而持有异议的。

我认为，老年人经常参加聚会、聚餐，为的是

情谊。情者，是旧情缠绵，难以割舍。如，同学、同

事、同好、同乡等的旧情是难以忘怀的，尤其是老

年人的怀旧情结，那是更不能轻易了断的；谊者，

友情也。人际间交往，是不会也不可能或缺的，否

则，一个人就如同身处孤岛和沙漠之中，没有友

情交流，浑如“孤家寡人”，那么,阿尔茨海默症(俗

称老年痴呆病)迟早会找上门来。

我们交“会费”

    退休后，我从杨浦搬到了七宝万科城市花

园，一时间与杨浦文友来往不便。好在没多久，我

以前在杨浦的一位年长我数岁的老邻居、退休前

是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的潘老师，也搬进七宝万科

城市花园，我们再次为邻。潘老师诗文俱佳，人品

好，凡有人请他为自己新作写序，他从不推却；另

外，有文友请他当加入上海作协的介绍人，他总

欣然为之。几年前，一位闵行诗人加入了上海作

协，为答谢潘老师，我们一帮住在徐汇、普陀、静

安、杨浦等区的退休文友在七宝一家价廉物美的

本帮菜饭店，10多个人举杯祝贺闵行诗人入会。

一个月后，潘老师回请闵行诗人，同时叫来

了上一次的诗朋文友。再下个月，由我做东，第三

次汇聚七宝。席间，谈诗论文，好不快乐。

此后，总有人提出下次做东他来，有时候竟

有 2个人抢着做东。这时候就由德高望重的潘老

师来调节。结果一年 12个月，餐叙次次不落空。

除潘老师和我住在七宝，其他文友来自各个区，

尤其是杨浦，坐地铁要 1小时。但大家都乐此不

疲，因为在一起有话可说，气氛和睦。比如，静安

文友老刘，敦厚，热心，大家都称他“管家”。每次

餐叙前他先与文友沟通，然后定下日期时间，再

通知我这个七宝人去订座，他再发微信告知大家

包房号。“管家”家里订了《解放日报》《新民晚报》

等多张报纸。应该说，我们这个文友群稍有“文学

实力”：每个月都有文友作品发表。“管家”分发报

纸时，大家轮流传着看，边看边评论，其乐融融。

每次聚会前，我们都期盼着这一天，它已然

成为我们退休生活的一部分。

赞成作东回请

    我参加的团体活动大都与文学有关，如杨浦

作者群、出海口文学社、金秋文学社、紫藤沙龙和

老小孩沙龙。我们社区有阳光乐园、控江街道读

书班等十几个群，每个群都有微信。最大的群一

百多人，最小的群二十多人。绝大多数都是老年

人，活动最多的是出海口文学社，每季度组织回

娘家活动，发放《上海诗书画》报，组织聚餐活动。

因为人数较多，只能 AA制。也有文艺节目表演，

去年我也上台表演，唱《我和我的祖国》受到欢

迎。

那年 11月 27日老小孩愚公沙龙举行感恩

祝寿活动，向 11月、12月出生的 15位寿星祝

寿，我是其中之一。沙龙负责人为我过八十大寿，

我非常感激。参加聚餐活动共 46人，这是沙龙举

行集体祝寿人数最多的一次。我送每人一条巧克

力，表示感谢。我首先献歌《黄河梦》，然后朗诵

《您是老小孩的骄傲》和《播种者的颂歌》，为大家

唱生日歌、切蛋糕时增加欢乐的气氛。

团体聚餐，由于人多只能 AA制。但是也有

知己朋友之间，发生喜事和开心事，如升级、退

休、文章登报、上电视等，由当事人邀请有关人员

和挚友一起聚餐。这样的聚餐当然由邀请者埋

单。我曾经文章登上报纸、杂志，请有关人员和朋

友吃饭，分享我的快乐。

随着时代发展，喜庆的日子和事务越来越

多，老人聚餐的形式，越来越频繁。我赞成团体聚

餐 AA制。同时我也赞成小规模请客聚餐，由于

我爱好文学，我接触的都是文人，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常来常往，切磋交流，取长补

短，增进友谊，也给我带来快乐。

王坚忍

    现代人的退休生活可谓丰富多彩，各类饭局

也应运而生，常聚常会，递增情感愉悦心情，但处

理不当也会引发不快。最直接的就数埋单问题

了。是相互请客制还是 AA制好？各人自有道理。

朋友老 C认为 AA制有失人间温度，他倾向

于相互宴请来表达友情，但却郁闷于有的人“他

人请客积极赴宴、大快朵颐，轮到自请的日子却

常以神招玩消失”之类的奇葩。

“奇葩”处处开，前些年，笔者的同学群也曾

开一朵。Z在群里发了一则聚会通告，报名者一

个个跃然接上。一周后，时间、地点、人数已定，Z

说，她将因为女儿结婚的喜庆而宴请大家。T跟

帖说，我儿子也结婚了，我俩一起请吧。就在一片

道贺声中，从没发过一句台词的 H，突然冒出了

嗲声：“你们咋不叫我的呀？”

赴宴日，Z发布告说，身体欠佳，不来了。T

却准时到达，并承诺着埋单。但经大家的一再坚

持，最终以之前的 AA制完成。而分摊下来每人

一百多元，H的钱却是向其他同学借来的。原来

她是背着空麻袋来的呀！这是事后才知道的。

之后，就再无之后了，磁场一旦破坏，群就成

死群！

再则，笔者与几个闺蜜之前都以互请的方式

聚会。每次被对方请过，都会急着要还请对方，同

时也生怕自己招待不周而平添几许忧虑。经 L

提议，采用 AA制后，顿感轻松。

笔者以为，互请与纯请是有区别的。互请，其

实是 AA制的另一种体现，不如直接“A”了，既

能防止被请后的局促不安，又能杜绝“奇

葩”效应。

    过去经常参加中老年文学沙龙聚餐活动。按惯例，大家每

月一见，谁提出请客，向组长报名，然后由组长统一安排。偶尔，

大家也搞 AA制。当年活动十分红火。群里，还编有沙龙小报，人

人都写文章。大家见面，有文章说文章，没文章说国内外形势。

后来，这个群体散了，主要由两个后来者引起。

第一位 A君，六十出头，应该是沙龙中文学水平最差的一

个。但没想到，这位仁兄文学上不行，但在专吃别人白食上倒是

很有一套。他曾说自己退休后在外跑过业务，月收入不菲。而实

际情形是，大家搞 AA制他参加，别人请客他也参加。反正，他就

是从来不请客。一次，有人暗示他该请客了，他谎称老娘住院，

不能到场。到了下一次，人家又提醒他。他干脆直说最近经济拮

据，没钱请客。显然，他就是借着文学交流的名义，到文学群里

来混吃混喝的。

B君，一位中学退休语文高级教师，副高职称。按说他在文

学沙龙成员中“文化级别”最高。但若按文章水平看，他的水平

只能算较高，并不是最高。他入群以来，眼看人家前前后后请了

四五回，将近有半年时间，但就是从不见他主动提出请客。文学

沙龙一共 12人，等到其他 11人都请了，也不知他会不会交出

“投名状”？也许，他可能不是小气，他是在与大家玩资格，以为

自己文化水平和职称最高，完全可以白白接受他人的“孝敬”。

这就不对了。大家都是老年文友，都靠一份退休金，相聚就

是平等交流。群里，本不应该有所谓名家高高在上，接受大家集

体瞻仰，享受只吃不请的待遇。

请客轮流来
魏鸣放

蔡小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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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华

AA制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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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特殊时期， 如有疫情
发生，老年朋友，尤其是老年
文友，可能会喜欢聚聚餐。 “嘤
其鸣矣，求其友声”嘛。 也许物
以类聚人以群分，是相聚的原
则之一。 于是，大家如何埋单，

则将更加关系到相聚活动的
长久与否。AA制好，还是轮流

请客好， 或者两
者交替好？ 请看
各人的见解。


